我的小規模日常註１
　　如果要我自我介紹，我應該會說出「我只是個一般人」之類的話，順便附帶「對未來徬徨」、「不肯脫離舒適圈」等懦弱的話。想要直接了當地把自己表達出來，但實際表現出的卻又是另一種面貌，這件事發生在第一次踏進高中教室的那天。那天的天氣和我的心境有些接近，總歸一句也無風雨也無晴，和同儕相比，我對高中生活的期待似乎淡了些。「原來我真的要在這裡待三年呀。」看著歷史似乎相當悠久的校舍，我低聲地自言自語。完成必要程序後，我找到了我的班級，或許是因為這對於所有人都是第一次，無論哪個班級表現出的都是一片拘謹，不過這應該只是短暫的幻象。

　　一連串注意事項的告知後，被視為例行公事的自我介紹開始，我簡述了我的基本資料，而之前預想的內容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。趁著其他同學自我介紹的時間，坐在我隔壁的劉翔瑋主動找我聊天，內容大多是分享自己的過去，多少緩和了今天「被拘束」的氣氛。時間不知不覺地流逝，午休的鐘聲響起，合作社充滿著「覓食」的人群。

　　在高中的第一餐，菜色相當普通，但也不覺得難吃，最合適的形容詞應該是平淡，而和我一起吃著平淡餐點的，正是早上陪我聊天的劉翔瑋。這時一陣聲響從我的口袋傳來，我拿出手機，而劉翔瑋也看到了通知。
　　「那是你喜歡的人嗎？」他隨口說說般問著。
　　「呵呵，別說啦。」我含糊帶過。或許是我們的認識還不夠深，他並沒有繼續追問下去，頓時多了種放鬆的感覺，但並沒有維持太久，因為那隨即攻占我心的，她的身影。
　　新生訓練的第一天結束，因為宿舍尚未開放，於是這四天我得過著通勤的生活，不過這也不壞。我在車站前等待她的出現，「她」是方語萌，今天曾因為劉翔瑋而想起的那個人，昨天我們約好一起回家。方語萌和我一樣，考上了位於外縣市的高中，兩所都是頗具歷史的學校，最大的差別應該就屬招生的性別限制了，簡而言之就是女校和男校的差別。她和我是國中同學，起初的我認為她和別人差異不大，直到某次巧合，我們的座位並列在教室的角落。她像就是半面鏡子，在我眼裡反射出半個自己，雖然她可能不這麼認為；另外一半則像是謎題，讓我不知其然，更不知其所以然。
　　「妳的內心究竟還藏著什麼呢？」

　　這樣的感受持續了一年，直到綻放出鳳凰花的那段日子。

　　畢業典禮沒有淚水和愁容，或許是因為我沒有即將離開國中的認知吧。如同跑馬燈一般進行著的致詞、祝福和獎項出現終點，眾人齊唱著向學校送別般的校歌，準備最後一次以國中生的身分踏出校門。
　　「就這樣……結束了？」我自言自語地問。
　　明天起這群人不再會每天相見，好壞大約各佔一半：不好的人事物過去，美好的亦不復存在，或是所謂的「成為回憶」。想到這裡，內心的空虛感一擁而上，眼前也是一片茫然，這樣的我站在校門口，明明只是簡單的一步，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。但在旁人眼裡，應該只是一個發呆的人吧。

　　「怎麼呆呆站在這裡？像你這樣的人不會是怕了吧？」一位一向很了解我的老師笑著對我說，說完她便走回辦公室了。
　　這不是我決定向前走的原因，而是接續在老師後出現的方語萌。

　　「要不要一起吃午餐？」她問，我想當然耳地答應了她，校門也不再能限制我了。
　　走進一家從未來過的餐廳，大小足以容納我們一行人。
　　發現不是單獨和方語萌相處以後，心裡有些失落，這是為什麼呢？不過我仍有說有笑地和同學——也是最後一天能這樣稱呼他們了——度過這段時間，而其中的某些人我應該再也不會見到了。可能是因為諸如此類的原因，大家的相機和手機從未離手，似乎只要拍了照就能永遠留在今天一樣，但「人去樓空」還是帶走了這三年。
　　今天的天氣一片晴朗，但是我的心中似乎有尚未解開的疑惑，以致於心情沒有和天氣一樣清爽。打開了最後一次使用的書包，我發現一張相當熟悉的卡片。停頓了一會後，我才意識到這張卡片的作者是我，而在我寫的卡片中，唯獨要送給方語萌的這張意外地沒被送出，於是我開始思考這起偶然事件的解決辦法。
　　「妳明天會在家嗎？」我用通訊軟體問她。
　　「會啊，怎麼了？」

　　「沒有啦，只是想拿個東西給妳。」

　　「那我明天早上去妳家找妳？」我接著問。
　　「好啊，明天見。」

　　
　　隔天我依照前一晚的約定出現，當我把卡片交給方語萌時，她才發現自己把準備卡片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，果然很符合她的個性。我們沒有太多交談，「任務完成」後我便騎著單車回家了。
　　「好一段時間沒來這裡了啊！」我自言自語地說。

　　幾個月以來，經過這附近時都有難以形容的感覺。覺得內心相當糾結，或應該說是害羞，但又期待著和她的不期而遇，這股不明的感受一直持續著。
　　把卡片交給她的幾天過後，我開啟了慵懶的「暑假模式」。幾乎整天待在家裡的我，不是看著小說，就是滑著手機，也常翻弄著之前留下的照片。

　　「為什麼我要一直看著妳的照片啊……？」我對著自己問。
　　「勇於承認自己的想法。」我偶然聽到了一句歌詞。
　　當心事纏上一個人時，周遭可以被聯想的事物，即使只是一段聲音、一行文字，都彷彿針對著自己，之後陷入更加複雜、煩悶的狀態，這指的正是現在的我，而空閒的日子更加劇了這個現象。
　　「明明大家都認為這種事很正常，為什麼我不承認呢？」
　　「是因為害怕嗎？」

　　「覺得自己配不上嗎？」

　　「我只是一個軟弱的人啊，這對她而言太……」

　　「可是我真的好……」

　　「但是我不行……」

　　我不停地和自己辯論著，有一種快要被撕裂的感覺。
　　「回到你最初的想法吧！」內心的聲音提醒著我。

　　「喜歡」最可貴的一點，就屬最初的那份單純了，正因為如此，更應該把這點保留下來。
　　「即使我是這樣的我……」

　　「還是順著自己的想法吧！」
　　回過神來已經是可以迎接日出的時刻了。

　　坦然面對自己的感受，這件事並不偉大，反而有一種「只是小事」的感覺，但是相當踏實，彷彿腳下踩的不是地板，而是一種「真理」。
　　「但是喜歡她……我又該如何……？」
　　「欸，你在恍神嗎？」方語萌對著彷彿靈魂出竅的我說。
　　「沒有啦，回去吧！」我輕鬆地回應。
　　搭上了準點的電車，我和她互相分享著自己的今天。從她說出的內容來看，她似乎對「新學校」的事物頗有認同，這點其實和我也相去不遠。
　　今天我用手機紀錄了不少自己認為新奇有趣的事物，說不定她會有共鳴吧。當我向她「展示」今天的點點滴滴時，她的臉上不時浮現出笑容。而換成她和我分享時，我也不自覺地笑了。在他人眼裡，應該只是兩個未脫稚氣的小孩吧。這樣的氛圍在下車後仍持續著，直到她踏進家門為止。
　　從她家到我家的這段距離，算是路途中最短的一段了，不過實際的感受卻正好相反，這段距離令人感覺相當遙遠。

　　「這樣也好呀！」我自言自語地說，而這句話後我不再開口，因為這是今天少數能「享受沉靜」的時間。想起今天發生的種種，疲勞一擁而上，但現在也有足以「值回票價」的理由了。
　　「希望明天也是如此。」我默默祈禱著。 
　　彷彿是高中「蜜月期」的新生訓練，在一片玩樂的氣氛中結束了。隨之而來的是正式上課，名詞前冠上「正式」兩個字總是令人緊張。
　　「但會不會只有我這樣認為呢？」我看著表現地遊刃有餘的同儕們，一如往常地自言自語。
　　心中確實有害怕的事物，但那是什麼呢……？

　　其實自己都知道，只是不願承認而已，因為我相當討厭這種行為和感受。
　　名為比較的行為和被稱為自卑的感受。

　　「高中難道只是這樣……？」
　　「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還能喜歡妳嗎……？」
　　如同一道曙光，劉翔瑋找出輕鬆的話題，有效地照亮我的陰鬱，簡單易懂又能引人發笑的話題果然令人相當舒適。
　　鈴聲響起，課程過去。

　　我的座位仍舊和國中一樣，是教室後方的角落，總有一種「主角」的感覺。也因為如此，坐在附近的我們形成一個團體，在午休時聊著天，這時劉翔瑋說出了他的心聲，其他人也接二連三地重複這個行為，雖然以長遠的角度來看，目前的煩惱並不算什麼，只是短暫的徬徨無助而已。不過這場談話有它的效果，說出口的一方、傾聽的一方，雙方互相安慰而感到舒坦，不失為一樁好事。
　　鈴聲響起，課程過去。
　　課程在下午五點整的鐘聲中結束，但今天方語萌並不會出現，明天、後天亦是如此，家住的遠似乎是種錯誤。我踏進了位於校園一角的宿舍，相信在不遠處的她也是如此。
　　「你以後想要做什麼啊？」旁邊的同學問。
　　這看似簡單的問題卻讓我停頓了一段時間，其困擾我的程度應該只僅次於「生命的意義」。
　　同樣停頓的同學們給了我一絲「同道中人」的安慰，但並沒有持續太久，有同學說出了大致的方向、有同學表達了自己的決定、有同學單純地表達出自己的興趣所在。這不只是背後中箭，而是接連的三支箭穿心而過。現在的我們僅僅只是紙上談兵，困難卻已經找上了我，這股焦慮讓我不自覺地咬起指甲。
　　「照你想做的就好啊！」劉翔瑋總是這麼正面思考。

　　「但現在的問題就是找不出想做的事情呀……」我小聲的回應。

　　但我知道對這句話做出回應的意義並不大，因為這件事到最終都是我個人的課題。

　　「可是愛情不能缺少麵包吧？」我問著自己，雖然現在就說「愛情」是太誇張了一點。
　　喜歡上一個人，那應該是美好的，但想到未來，卻又不得不向現實妥協，即使我想任性地逃避，這世上的一切仍會把我拖回來。

　　「現在的年紀去思考這個問題，會不會太『不切實際』啊……」我說。
　　與其說是不切實際，不如說是過分現實，我不停的用這個理由說服自己，想要告訴自己還是可以做夢的年紀，藉此或許可以得到一絲安慰。

　　一定要說的話，我也不是沒有夢想，只是「追求平淡」這種夢想似乎沒有這個年紀特有的顏色。
　　那任由大家恣意揮灑的七彩。

　　「一個人如果沒有他生命的意義，那麼關係、感情、家庭等的存在，就不是一種幸福，而是一種枷鎖。」
　　偶然間聽到的一段話，有一語驚醒夢中人的感覺，這句話也迫使我將塵封一段時間的問題找出。但如果把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」這種問題向大家提出，或許會被視為奇怪的人吧，但我並不是沒有這種經驗。
　　那個三月中旬的午後，陽光相當舒適，我坐在教室最角落的座位，對方語萌提出這個應該無法得到解答的問題。
　　「有時候與其去想生命的意義，不如想怎樣才能讓你的生命更有意義。」她給了相當有深度的答案，我開始懷疑眼前的她究竟還是不是她，而事實其實只是她從網路上看到了這段話，對它有一些想法才記了下來。
　　「原來妳也會對這種事情有感觸呀。」我愉快地說，她可能會認為這是調侃吧。

　　「多少……一點點啦。」方語萌小聲說著。
　　一瞬間，「幸福的氛圍」環抱著我，雖然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為什麼，但我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深入這個問題的動力。如今這個問題再度被想起，而且並非因為無聊，身旁的人也不是方語萌，雖然現在這個問題可能也是因她而起……
　　「讓我的生命更有意義啊……值得深思呢。」
　　鐘聲響起，課程過去。
　　沒有感受到時間的流動，第一次期中考過去了，成績算是還可以，但我並不太在意。可惜的是，現實逼迫我不得不在意，縱使我認為對分數在意是毫無意義的事情，但兩年後的那場考試，正是如此沒有意義的事情。
　　或許因為這是升上高中後第一次的大考，同學們壟罩在一片低氣壓之中，說不定也是擔憂著未來，但習慣成自然後，這類的感受應該就會煙消雲散了。

　　「不知道方語萌考得怎麼樣呀？」這種想法從我的腦海中閃過，於是我拿起手機，熟練地打開通訊軟體，找到了這個對我而言別具意義的名字。
　　「妳的期中考還好嗎？」

　　「好像有點不太好……」

　　後面是一些有點無力的嘆息，不過我相信這並不會影響她太久，畢竟她擁有我所欣賞的正面性格，只要和同學聊一聊、走一走應該就會恢復正常了。本應感到安心的事，卻讓我有了一股微酸的感受，這應該會被解讀為「吃醋」。
　　「心胸真是狹窄啊！」我自嘲地說。

　　書桌上兩張勉強及格的考卷似乎提醒著我，提醒我那仍然要面對的現實，生命中所謂的「麵包」。
　　生命並非永無止境，而即使多麼巧妙的平衡總會有被打破的一刻，可是我追求安逸的個性似乎不願意接受這些道理。但我會選擇安於現狀，不是因為穩定狀態給我的「拉力」，而是各方面的恐懼集中成一股「推力」壓迫著我，使我停滯不前。
　　「你看起來好像有困擾喔。」在前往美術教室的途中，林子樂不知不覺地冒出這句話。林子樂是坐在我前方的同學，我們因為相似的興趣而熟悉，最近我認為他是一位可以聊心事的朋友。

　　「算是吧……呵呵。」

　　「說出來讓我聽一下。」附帶一提，他相當具有好奇心。

　　面對他的追問，我進入了放空的狀態。
　　「你不說的話那我就用猜的，嗯……成績嗎？」

　　「成績什麼的都是浮雲啊！」我說出了一句耍帥的話。

　　「那會是……你喜歡的女生？」林子樂繼續提問，這次提問可說是正中下懷。

　　內心突然產生一股不吐不快的感受，但我仍抑制了一部份。我開始向他解釋，但許多地方我都含糊帶過，包含名字在內，不過他大致了解我的現況。

　　「你現在是在擔心什麼？擔心她喜歡上別人嗎？」他問。
　　「我想……她目前應該不會有喜歡的人才對。」
　　這件事並不是不可能，但若以方語萌的個性而言，發生機率不高，但也是需要提防的事，此時我開始慶幸她進入的是一所女校。

　　「那你就直說吧！你到底在擔心什麼事？」

　　是啊，我究竟是懷抱著何種擔憂呢？方語萌現在應該不會有喜歡的人，而她似乎也不討厭我，一切都依照著熟悉的日常進行。還是我開始想要脫離這熟悉的日常了？

　　「對了，你和她告白了嗎？」
　　「啊……」受到了刺激後，我的嘴不受控制地微張，發出了微小而短暫的聲音。

　　「看你的反應是還沒啊，那上吧！邁向那偉大的航道吧！」林子樂一如往常地沉浸在自己的言行之中，這樣的行為常常帶給我歡樂，不過今天我所感受到的衝擊，遠遠超過他帶給我的歡樂。

　　「快點，美術課不能遲到啊！」走在後頭的班長對同學們大喊，也因為如此，我從剛才的衝擊中稍微醒來，不過腦海中仍是林子樂所說的那句話，正確地說是只有兩個字。

　　告白。
　　鐘聲響起，課程過去。
　　身為高中新鮮人的日子不知不覺中過去了一半，和起初的自己相比，與「遊刃有餘」的距離又更接近了，這應該歸功於自己對周遭事物的「習以為常」。學期結束在一片歡樂之中，我整理著宿舍中的個人物品，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寒假。
　　「又會是一段無所事事的時間呀！」我在寢室中自言自語地說。讓我感到無力的並不是這沒有計畫的二十多天，而是這段時間都沒有任何行動的自己。
　　「你害怕了，對吧？」內心的聲音這麼說，這的確是必須承認的事實，如同某日偶然瞥見的一句話：

　　「告白本身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被拒絕後就少了一個朋友。」
　　喜歡的程度越深，這種感受就越明顯，於是我維持著現狀，留給自己的是看不見盡頭的矛盾和只能由自己接受的辛酸，雖然和許多事情相比，這顯得微不足道，但這些感受確實影響著我。
　　帶著極為沉重的行李，我緩步走向火車站。大約十分鐘左右，我到達古色古香的車站，不過今天的我並沒有欣賞它的心情。

　　一如往常地踏上月臺，等待著稍微誤點的電車，利用這段時間，我放下行李，在月臺上來回走動，彷彿充滿好奇心的小孩，只是這個小孩似乎頗為煩悶。
　　逐漸接近月臺的末端，我停下了腳步。
　　是她。
　　讓我現在如此煩悶的她，不過她並沒有任何錯，因為目前只是一場由我主演的獨角戲而已。
　　方語萌也注意到我了，她稍稍舉起手向我打招呼，我也重複同樣的動作，之後我把行李搬了過來，這時才注意到她身旁也是大包小包。

　　「原來妳也是現在要回家呀。」
　　「對啊。」

　　之後我們沉默了數秒，而我率先打破這股沉默。

　　「妳寒假有要做什麼嗎？」
　　「有啊，我們社團有社遊，好像是和你們學校合辦吧。」
　　驟然之間一股醋意湧上，但我內心的理性勸我放下它。

　　「是喔，好像很好玩的樣子。」我接續著這個話題。

　　「對啊，在寒假倒數幾天的時候我們還有班遊。」

　　豐富的行程刺激了行事曆仍是一片空白的我。
　　地面上的紅燈開始閃爍，電車緩緩地減速、停靠，我和她拿起各自的行李上車。

　　上了電車後，我們持續談話著，沒有話題時便自然地拿出手機，大致上和往常沒有差別，只有一點除外。
　　那欲言又止的心情。
　　自從升上高中後，屬於自己的時間不斷受到壓縮，假日大多也被教科書填滿，或許這是個人的問題，但我也無所適從。
　　如今長假來臨，難得有了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，而「願望清單」上的其中一項，正是造成我欲言又止的主因。
　　「找個時間，約她一起出去。」想當然耳，這個「她」指的是方語萌。
　　還剩下四站。

　　我看著身旁玩著手機的她，看來她今天狀況不錯（在遊戲上）。
　　還剩下三站。

　　我拿出手機和耳機，若有所思地選擇音樂。

　　還剩下兩站。

　　她開始看起漫畫，我也好奇地湊了上去，只是我看的不是漫畫，是自己的焦慮。
　　只剩一站了。

　　各方面的猶豫達到頂峰，目的地、時間、費用、她的喜好……
　　「各位旅客您好，本次列車的終點快要到了，請您收拾好隨身攜帶的行李準備下車，謝謝您的搭乘，再見。」

　　終點站的到站廣播，讓我不再有猶豫的時間，而我的個性不給我貿然行事的空間，於是我們收拾著行李，準備下車。
　　走出車站後，她的家人早已在外等候，一聲「再見」後，她便從我的視野中消失了。

　　只留下我和我的猶豫、煩惱，不必對影即成三人。

　　回到家後，為了整理環境和物品，我在家中來回穿梭，有一種「蜜蜂」的既視感。
　　但我並沒有蜜蜂那樣勤奮。當我發現吸引我的老事物時，「回憶」成了必然，例如夾在小學教科書中的一張紙。從這張紙是考卷的背面這點看來，這是我小學時期留下的，但上頭的筆跡明顯不是出自於我。
　　「如果在天空上看到飛機，用手把它抓下來，等到抓了一百架飛機以後就可以許一個願望，然後願望就會實現啦～」
　　「原來我經歷過單純到會相信這種說法的時刻呀。」我自言自語地說出這段文字的「讀後心得」。

　　但在往後的日子裡，看見天空中出現飛機時，手便自然地朝空中伸出，輕輕地抓住飛機。直到寒假結束，我已經「抓下」了二十架飛機，縱使每回都覺得自己還停留在幼稚的階段，我還是計算著「我擁有的飛機數量」，彷彿真的只要達到一定的數量，願望就會實現，這或許是一種寄託，一種對於尚未實現的心願的寄託。但是寄託終究只是寄託，若是沒有相對的付出，願望也只是願望，深知這點的我，另外和自己立了一道約定。
　　「等到抓下了一百架飛機，就把心中的感受，毫無保留地對方語萌說。」

　　開學典禮和上學期沒有太大的差異，已經不習慣早起的同學們紛紛倒在鄰座身上，任由臺上的師長持續播放著催眠曲。不過我和劉翔瑋沒有沉重的睡意，於是我們開始聊起在寒假時發生的趣事。
　　「我們的活動真的很棒，你要不要猜我拿到了什麼獎？」他相當興奮地問著。
　　「我不猜你也會告訴我的。」

　　「是最佳小可愛獎哈哈，你不覺得……」劉翔瑋不停地說著，直到典禮結束。
　　我們如同往常地前往合作社，而這時的天空中，第二十一架飛機飛過，我做出反射性的動作，這個舉動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我向他簡單的解釋，但我只依照「原意」解釋，收集一百架飛機「引伸的意義」，我打算只保留給自己。
　　第四十七架飛機飛過，今天是這學期第一次期中考的日子，天氣相當舒適，如果今天不是考試而是上課，相信趴在桌上「神遊戶外」的學子會更多吧。
　　第六十九架飛機飛過，對劉翔瑋而言今天是個大日子，畢竟他在十六年前的今日來到這個世上。

　　或許是因為他對每位同學都相當友善，大家正思考著如何為他慶祝，但其中也不乏全身抹上奶油、丟進水池等「惡整」的方法，最終因為想法太多，反而沒有任何作為，這種感受似乎相當熟悉。

　　第八十六架飛機飛過，雖然光陰似箭已是這個世界的普遍認知，但第二次期中考的到來仍讓我措手不及。
　　「一起加油！」考試調整座位後坐在我後方的林子樂向附近的同學們說，說完便將手伸了出來，我們也做出一樣的動作。雖然這個舉動的意義我們仍不明白，但是感覺到有人和自己一同奮戰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　　相信這時的她，也坐在不遠處的某間教室中，做著和我相同的事。

　　第九十三架飛機飛過，在熟悉的月臺上，我正等著一列只在周五行駛的電車，等待的時間我總是閒不下來，於是我開始來回走動。

　　月臺末端出現了方語萌的身影，但她身旁的朋友讓我喪失接近她的勇氣。她似乎也發現了我，並微微地對我揮手，之後繼續和身旁的朋友聊著天，我有了一股「被丟下」的感受，雖然我並沒有能夠抱怨的資格。
　　「真希望她是對著我笑……」看著她在遠方不時露出的笑容，我心中重複著這句話，也開始恐懼起「一百架飛機後的那件事」。
　　她的笑容，在她知道我對她的感情後，還有機會讓我看見嗎？

　　許多事情都需要經過練習，起初我認為告白也不例外，直到某日深夜，我對自己的認知產生懷疑。
　　「表達自己的感情，如果經過刻意的練習、特意的包裝，那這份情感，還是這份情感嗎？」
　　「既然是感情的事，只要單純地說就可以了，對吧？」

　　「這樣……她就會感受到了吧。」

　　「……」

　　這場自己和自己的對話，隨著睡意加深而逐漸消失在夜晚之中。
　　而幾天後，我迎來了第一百架飛機。

　　距離第一百架飛機的出現已經過了兩天，又是象徵著回家的周五。
　　今天方語萌也出現在月臺末端，可惜的是她並非單獨一人，如同前幾周的狀況。

　　只是這時我沒有其他感受，只剩下緊張。
　　伴隨著電車特有的搖晃，和夕陽透過窗戶射入的光影，我們抵達了目的地，幸好她的朋友不在這一站下車。
　　從出口的角度看來，我在她的前方，於是我放慢腳步，等待那必然的相遇。
　　果不其然，她走到我的身旁，一如往常般分享著最近發生的趣事，但今天我有更重要的任務——提出明天的邀約。
　　今天她難得選擇走回家，剛好正中我的期待。
　　「那個，明天要一起出去嗎？看個電影或逛一逛之類的。」在她走進家門之前，我搶先提出早已準備好的問題。
　　「嗯……好啊！」
　　「那明天早上十點在火車站見吧。」為了不顯露出緊張，我故作輕鬆地說。
　　「好，你趕快回家吧，再見。」

　　「嗯，明天見。」
　　完成了「前置作業」後，我吹著夏夜的微風走回家，內心卻沒有天氣的清爽。
　　盥洗完畢後，穿上昨晚挑選多時後決定的衣著，準備可能會用到的物品，今天我提早了十分鐘出門。
　　路上仍是一如往常的景象，匆匆走過的行人搭配夏日熾熱的陽光，我站在車站前的噴水池旁，重複著熟悉的行為——等待著她。
　　方語萌準時地出現，我舉起手向她打招呼。
　　我不曾看過她今天的打扮，我暗自竊喜能夠看到不同以往的她，但仍舊相當緊張。
　　為了打破這種感覺，我和她聊起了天。
　　「妳有想看的電影嗎？」

　　「好像沒有。」

　　「那怎麼辦？」我笑著說。

　　「到時再說啦！」她也笑著回應，或許笑是我們緩解氣氛的默契吧。

　　談笑之間，我們走進位於車站附近的商圈，商圈的內容相當豐富，從娛樂到餐飲一應俱全，正適合和我們一樣沒有特定目的的人。
　　走進路旁的書店，我們翻看著架上的書本，不知不覺時間到了正午時分，我們決定開始探索這座商圈。大約十分鐘過後，我們走進一家令她感興趣的餐廳，這家餐廳的招牌似乎是蛋包飯。
　　「看起來好像都很好吃耶！」她面帶笑容地說。
　　「對啊，而且他好多沒看過的口味喔。」

　　「那你要吃什麼？」她有點猶豫地說，或許是想參考我的選擇吧。
　　「我還在看，不過反正這裡不會太遠也不太貴，以後我們可以常來呀。」我笑著回應她，她似乎也同意這個想法。
　　「那就點這個吧！」

　　「嗯，那我也是。」

　　吃完午餐後，我們仍在商圈裡探索著有趣的事物。
　　「妳看這個，有沒有很棒哈哈。」我拿著一個造型有趣的抱枕對方語萌說。

　　「那是什麼啦！」她笑著回應我。

　　類似的對話不停持續著，和我的緊張一樣。如果今天沒有這樣的緊張，或許我就能盡情地欣賞她的笑顏吧。
　　伴隨著談笑，時間也不停流轉，不知不覺就到了黃昏。

　　「現在該回家了吧。」她笑著問。
　　「嗯，是啊。」

　　最後的一刻出現，一直停留在腦海中的那個場景，現在正要被我演繹著。
　　即使面對著各種矛盾和徬徨，即使出現的不一定是好的結果，我仍舊會選擇向前邁進，我不能是懦弱的了。
　　因為有妳。

　　「我做得到的。」

　　帶著對她的感情，我們走到了車站旁的公園，此時已經看不見夕陽了。
　　「今天還滿好玩的。」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她。

　　「對啊，以後我們也像今天這樣子吧。」

　　「嗯。」她簡單的回應我。

　　隨著和她家的距離不斷縮短，我知道我得把握今天最後的機會。

　　「自然地表現出來就好了！」內心的聲音提醒著我。

　　再給自己最後十秒。

　　十、九

　　「我可以的。」

　　八、七

　　「但是做了就不能後悔喔。」
　　六、五

　　「無論如何，我都會接受的。」

　　四、三

　　「想要珍藏妳的微笑。」

　　二、一

　　「方語萌，我有話想要說。」

　　「嗯？」

　　「其實，我喜歡妳。」

　　「你不是開玩笑……對吧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！」這應該是有史以來我最肯定的一句話了。

　　「好吧，其實我也是喔。」她說出了令我喜出望外的回答，我開始懷疑這究竟是不是現實。
　　「等等，妳不會說『只是朋友的喜歡』這種話吧？」說不定這才是現實。

　　「如果你要的話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會很難過就是了。」

　　我們看著對方笑了。

　　盡管未知在遠方等待著我們，但是手掌傳來了令人安心的溫度。

註１：引用日籍作家入間人間《我的小規模自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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